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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1 年 2 月 19 日，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 1 件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初露，
2021 年 5 月 29 日，器物的原貌完全呈现出来。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 1 件
大口尊，下部为 1 尊跪坐人像。铜人像双手合围，右手在里，左手在外，作拱手环握状，
似握物又不能肯定握何物。双腿分开，双膝跪立，左腿已经远离原位，右腿也与身躯
裂开有缝隙。卑者跪尊者的仪礼规范最早可能就出现在人神之间人的礼敬方式。头顶
重器，尤其是以跪姿表示尊重，这可能是三星堆人礼敬神灵的标准姿势。

关键词：三星堆遗址；祭祀坑；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礼敬神灵

Abstract：February 19, 2021 marks the first discovery of a bronze kneeling statue with 
a Zun-vessel on its head in the No. 3 sacrificial pit of the Sanxingdui site.On May 29, 2021, the 
object was fully exposed. It consists of two parts,with the upper part being a wide-mouth Zun,and 
the lower part being a kneeling statue. The bronze statue has both hands clasped together, right 
hand in and left hand out, seemingly holding something unknown. He is in a kneeling position with 
knees apart, the left leg has already shifted from the original position, and a crack splits the right 
leg from the body. This might be the origin of the etiquette in which the inferior kneels before the 
superior.Kneeling as a humble gesture and holding a heavy treasure on top of the head is probably 
the standard posture when Sanxingdui ancestors worship their deity. 

Key Words：Sanxingdui Site, Sacrificial pit, Bronze kneeling statue with a Zun-vessel on 
its head, Worshiping the Deity

王仁湘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三星堆遗址铜顶尊跪坐人像观瞻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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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的发现

三星堆新见6座祭祀坑的发掘，近来已经进

入收获硕果的时候。在最近的三星堆考古发现全

球推介会上，青铜顶尊跪坐人像被选为首件重

器隆重发布。这件器物出土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和上海大学文学院联合发掘的3号坑中，［1］

这也是现在所知埋藏器物最为丰富的一座坑。三

星堆3号坑的坑容较大，埋藏品数量较多，主要

是长短不一的象牙和各式各样的青铜器。青铜顶

尊跪坐人像（K3QW∶26）出土于坑内南部，发

掘中刚一露头就引起关注。清理叠压的象牙后，

它的全貌才基本呈现出来。这一件铜顶尊跪坐人

像，器形体量高大，通高约1.15米，由上下两部

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高约0.55米的大口尊，下部

为一尊跪坐人像，人像高约0.6米（封二）。

二　关于铜人像

铜人像是这件器物的主体，粗眉，大眼，鼻

梁高耸，鼻翼宽大，阔嘴，方颌，大耳，颈部修

长，躯干挺直，双臂平举于身前，双手合握，原

应持物，所持物尚未发现，双腿呈跪姿。这样的

铜人面像，其实是三星堆人铸造的标准像，大眼

大鼻大嘴大耳，夸张的五官与其它人像没有明显

的不同之处。［2］

但铜人像的手势却是非常特别，双手合围，

右手在里，左手在外，作拱手环握状，似握物又

不能肯定握何物。也许是一种空拳环握姿势，表

示的是一种特别的敬意。［3］

更重要的是铜人像的跪姿，这比起手势更

显出敬重的意义。人像双腿分开，双膝跪立，以

这样的姿势出现，恭敬与肃穆的心境立时表露出

来。左腿已经远离原位，右腿也与身躯裂开有缝

隙。［4］人际尊卑之间，卑者跪尊者，在古时是

规范仪礼，这种仪礼规范最早可能就出现在人神

之间人的礼敬方式。以往三星堆出土多件跪坐铜

人像，表明跪姿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礼敬方式，

或者说是一种标准的礼敬方式（图一）。

铜人像头部戴冠，方方正正，是一种不多见

的平顶冠。这个平顶，很容易让人误解，甚至会

觉得与铜人之冠无关。冠面上有眼形类纹饰（图

二），我过去称之为天目冠，只是这个是平顶

冠，有明显不同。

铜人有衣有裳，上身是长袖对襟短褐，衣见

几何云纹。腰中系带二周，束结于腹前，显得相

当精神。下裳开叉，裤管上饰有眼形纹，与以往

出土的小铜人相似。前襟左右所见云纹为一正一

反的“S”形对称样式，是织品或是绣品尚不能

认定。［5］衣袖和裤腿上都有纹饰，可见不是裸

装。这装扮与先前见到的小铜立人像相同，纹饰

风格一致，像个勇士模样（图三）。

礼仪之邦，衣冠楚楚，由这铜人像的装扮可

知，古蜀时代贵族阶层已经开始享受着天府安逸

精致的生活。

由过去发现的那件小型铜顶鼎人像看来，这

一件顶尊人下面应当还会有个底座（图四），不

会直接跪在地面上（图五）。

图一　三星堆出土跪姿铜人组图

1.K1 ∶ 293　2.K2 ∶ 4　3.K2 ∶ 296-3　4.K2 ③∶ 325
（1 ～ 4 分别采自《三星堆出土文物全记录》第 53、49、42、44 页）

图二　冠面上的眼形类纹饰

（发掘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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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关于铜尊

三星堆以往和本次发掘中出土很多铜尊，体

量也都比较大。这个被顶着的铜尊，与以往出土的

大尊形制雷同，细部的异同，等待发掘完成后的观

察与描述作进一步的认定。上部铜尊方唇，侈口，

直颈微弧，斜平肩，直腹内收，腹部近圈足处内

弧，高圈足外撇。这还是一件圆口圆体圈足尊，

尊体有破损，口颈处断裂。尊的腹部与圈足均铸

有兽面纹，兽面之间有扉棱作隔断（封二）。

另外，与以往所见铜尊有明显不同的是，铜

尊肩部有立体龙形装饰。装饰分两种，一种位于

腹部兽面纹正中，牛首衔环，直颈，胸部以短柱

连接铜尊，躯干反翘，两侧有翼，尾部内卷；另

一种位于腹部扉棱，兽首，口大张，利齿外露，

短颈，前爪搭于铜尊肩部下折处，躯干反翘，贴

附铜尊颈部呈扉棱状，饰曲折纹。［6］

铜尊肩部龙形装饰的数量也值得注意，发

掘者判断两种形象的龙形装饰应各有3件，共为6

件，如是这样的话此可以称作六龙尊，是用蜀人

风格的构件改造的一件铜尊。过去三星堆出土过

龙虎尊，但龙形是浮塑的形式，与这种附加的焊

接装饰并不相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铜尊口沿内见到两个 

柱状部件，表明它的上部还有延伸，或者至少还

有一个顶盖，这也是后期发掘中需要注意观察

的。［7］

四　关于全器的制作

这一次3号坑发现的铜顶尊跪坐人像分铜尊

与人像上下两部分，两部分为分别铸造后焊接为

一体，发掘者在铜尊圈足与铜人冠顶之间观察到

明显焊接痕迹。［8］

图三　小铜立人像

1.K2 ∶ 292-2　2.K2 ∶ 296-1
（1、2 分别采自《三星堆祭祀坑》第 167、234 页）

图四　三星堆小顶尊铜人（K2 ∶ 48）
（采自《三星堆出土器物全记录》第 51 页）

图五　顶尊铜人像腿部断裂处

（发掘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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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尊圈足连接着一方形平板，平板下侧内

收，连接铜人头部。可能的情形是，工匠给铜人

设计的就是一个平顶冠，这是预设的与铜尊合体

的部位。

有些意外的是，根据发掘者的观察，铜尊上

的兽面纹与扉棱出现残缺现象，由此推断铜尊圈足

曾被人为截短，尚不知为何要有这样的操作。铜尊

的圈足截去的也不会太多，应当与降低全器的高度

无关。从图片上观察，铜尊圈足的直径与冠顶的边

长大体吻合，设若没有截短之前，约略外侈的圈足

直径应当是大于冠顶的，为着弥补这个设计缺憾，

只有截去铜尊圈足一部分。解决了这个设计问

题，却又留下了一个遗憾，铜尊也就不完整了。

铜尊还见到其他一些焊接痕迹。口沿内侧短柱和

肩部龙形装饰，也都是单独铸造后焊接到尊体上

的，在相应的连接处都留下明显的焊接痕迹。

三星堆过去在2号坑中发现的1件小型青铜顶

尊人器座，尊只是一个很小的模型，人形与尊体

连体铸成，然后与底座焊接在一起。这次却是用

的一个真的铜尊，体量与同时见到的铜尊相类，

先铸成尊，或者是选取一件现成的尊，与后铸成

的铜人再焊接在一起。

当然，铜人也不是一次铸成，发掘者说铜人

躯干、双臂与双腿为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铜人肩

部、股部均发现明显的焊接痕迹。人体形态较为复

杂，整体铸造难度很大，掌握了焊接技术，分铸后

再焊接组装就便利得多了。分铸、焊接组装，有基

本的核心设计，特别是人形的设计，躯干与四肢都

分铸再组装而成，使铸造过程变得更加容易。

现在的分析结果是，这件顶尊人全器其实还

并不完整，上没到顶，下没到底，它全貌的原真

形态还要等待未来完成发掘后的最终观察。

五　关于顶尊跪坐人像的认知

发掘者注意到，铜顶尊跪坐人像在三星堆遗

址并非第一次发现，1986年2号祭祀坑发现的铜

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K2③∶48）即是一例。

只是人头上顶着的尊为模型，体量很小，人与尊

连为一体。这次发现用原大的铜尊制作的顶尊人

像，让我们再次确认三星堆人在祭仪中一定有这

样的场景出现。

发掘者推断，“考虑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

尊、罍等青铜容器中多发现海贝、玉器等贵重物

品，以真人头顶铜尊，或有古蜀权贵阶层炫耀财

富、彰显权威的寓意”。许杰也曾经指出“头顶

容器的跪姿人像可以说明祭祀时青铜容器的一

种使用方式”。［9］这次的新发现实证了他的推

断。头顶重器，尤其是以跪姿表示尊重，这可能

是三星堆人礼敬神灵的标准姿势。

顶尊者的性别也曾经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许杰在前揭论文中说：“跪姿人像另一个显著特

征是其上身裸露，双乳突出，或是意欲彰显其为

女性。对性别细节的强调与头像和面具所表现的

泛化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否意味着某些

头像和面具原本安装在女性躯体之上？女性是否

在三星堆祭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0］这个讨

论非常有意义，不过许杰也注意到，“由于此

尊跪姿人像是目前唯一存留的明显具有女性特征

的塑像，对于上述问题的解答尚需更多的考古实

证。”［11］我们注意到这次新发现的顶尊人像却

是表现穿着上衣的，也没有明确的女性特征，所

以还不能认定顶尊祭仪是女性的独有行为。

酒、玉，还有海贝，都可以盛贮在铜尊里，

也都可以作为祭品奉献给神灵。我们在现场看

到，有的破损铜器附近散布着大量海贝，表明这

样的铜器可能就是贮贝器之类。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学院：《三星

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四

川文物》2021年第3期。本文采用资料若与前述考

古发掘资料不一致之处，请以前文为准。

［2］ 同［1］，图三∶7。

［3］ 同［1］，图三∶3。

［4］ 同［1］，图三∶6。

 ［5］同［1］，图三∶8。

 ［6］同［1］，图三∶2。

 ［7］同［1］，图三∶1、图六。

 ［8］同［1］，图三∶4。

［9］许杰著，杨难得译：《古蜀异观：三星堆塑像的重

现与解读》，《美成在久》2015年第6期。

 ［10］同［9］。

 ［11］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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